
顾廷龙先生担任上海图书馆

馆长长达 23 年。他毕生致力于历

史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如家谱、硃

卷、日记、尺牍、专人档案、古籍抄

校稿本、革命文献等，在藏书、购

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

编书、跋书、印书、题书等方面贡献

巨大。早在 20世纪 30年代末协助

叶景葵、 张元济创办合众图书馆

时期，顾廷龙就有纂辑《目录学》

的志向，对《四库存目》之书进行

标注。 他曾先后编纂《章氏四当斋

藏书书目》（1938）、《明代版本图

录初编》（与潘景郑合编）（1940），

主编 《中国丛书综录 》 （1959-

1962）、 《中 国 古 籍 善 本 书 目 》

（1989-1998）、 《续修四库全书 》

（1994），晚年又倡导编纂《古籍抄

校稿本图录》。 说实话，他书中提

到的很多书名是我写这篇文章时

方才查到的，之前闻所未闻。 顾廷

龙先生是一个真正博览群书的人。

虚怀若谷

教我辨识汉代隶书

1972 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

省长沙市的马王堆先后发掘了三

座西汉时期的墓葬，通常称“马王

堆汉墓”， 墓中有汉代的竹简，发

掘者只能认出其中寥寥可数的几

个字，猜想可能是与《黄帝内经》

相对应的《黄帝外经》。 如果真是

《黄帝外经》， 那可是一件了不起

的大事， 于是国家文物局把辨认

竹简的任务交给了上海， 经过层

层下达，任务落到了我的手上。那

个时期我改行从事自然科学，借

调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做编辑工

作，经与多方商量，我请了上海中

医学院中医史专家刘树农先生来

鉴别。可是，他不识竹简上的汉代

隶书。谁能识汉隶？算来算去就只

有顾廷龙老先生了。于是，我拿着

竹简的照片去西康路 （北京西路

口）顾先生住处登门拜访，顾先生

满腔热忱而又虚怀若谷地答应：

“试试看，找找看。 ”

第二天， 顾先生告诉我有些

书是不许出馆的， 为了能够开夜

车， 他为我在馆里借了个狭长的

房间，让我吃住在上海图书馆。随

后他抱了一摞书来到这个房间。

我大字不识几个， 他便耐心地边

翻书边向我讲解，这个字是什么，

那个字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字，

为什么是那个字。 我听了懵懵懂

懂，糊里糊涂， 莫名其妙。今天有

不少年轻人已经不认识 60 年前

未简化的繁体字， 试想： 要认识

2000 年前的汉代隶书该有多困

难！ 再加上文物局送来的竹简照

片在次序上有点混乱， 这就更增

加了辨认的难度。

可是，顾老先生不怕疲劳，连

续作战， 一丝不苟地天天坚持辨

认。 他把辨认出的字用钢笔写在

当时流行的 500 字的稿纸上，他

把自己认为没有十分把握的字用

铅笔写在能认出的字下面的方格

里， 实在认不出的他就把方格空

着。由于大部分他都能辨认出，他

认为竹简上的是房中书， 不是什

么《黄帝外经》。 刘树农老先生也

赞成他的判断。于是，我们便向国

家文物局汇报这是房中书。 在当

时那种形势下， 文物局认为房中

书没有什么价值， 就停止了辨认

工作。

有一年，上海图书馆举办“顾

廷龙书法展”，有顾先生用毛笔写

的篆、隶、楷、草、行，吴建中馆长

说就缺少硬笔字， 我便把我手里

顾先生的硬笔字捐给了上图。

藏书捐书

一腔爱国热忱

顾廷龙1932 年从燕京大学

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后， 留校继续

从事研究 。 1933 年经顾颉刚介

绍， 顾廷龙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

中文采编部主任兼美国哈佛大学

汉和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

工作上的经费由哈佛燕京学社拨

给。哈佛要顾先生购买普通的书，

顾先生都是从命的； 可是要购买

中国的善本书， 顾先生的态度就

两样了。 曾任上海图书馆党委副

书记的王世伟， 是顾先生的硕士

研究生，他曾对我讲过一个故事。

1938 年 9 月，美方指定要购

买一部宋杜大珪编的 《新刊名臣

碑传琬琰之集》。这一书虽然国内

也能找到， 但这部书本身是一部

宋刻明修本的珍贵图书， 名贵罕

见，如果卖给美国，国内就少了一

部。 顾先生就去与燕京大学图书

馆主任商量能否复制， 得到的答

复是：无法筹资。 顾先生又与《引

得》编纂处商议能否全部重印，得

到的答复依然是：费用太大。无奈

之下， 顾先生把其中不见他书的

文章，汇印一册，再附一引得，题

为《琬琰集删存》，给了美国。三个

月之后， 美方又指定要购买几部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一些人的文

集。顾先生一看，都是国内稀有的

文献，于是力主由图书馆重印。他

的拳拳之心感动了图书馆领导，

同意他印出五种，如《愚庵小稿》

《许郑学庐文稿 》《梦陔堂文集 》

《保甓斋文录》《袖海楼杂著》。 顾

先生这般保存原刻本的做法得到

了同仁的赞许和钦佩。

顾先生曾对我说过，1949 年

以前他是如何收藏有关马列主义

的书籍， 如何保存中国共产党自

身印刷出版的报刊资料。 那时干

这类事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思想

进步的顾廷龙意识到收集共产党

活动的文献史料是有价值的。 有

一次， 顾廷龙打听到贵州大学图

书馆有一批革命文献， 原属汉奸

陈群的旧物， 贵州大学正为如何

处置这批书刊而发愁。 于是他不

失时机地与贵大联系， 用叶景葵

先生刊印的清张惠言所撰 《谐声

谱》等一批复本书籍与他们交换。

为防惹事生非， 顾廷龙专门请人

镌刻了一方有 “贵州大学图书馆

遗存图书”字样的印章钤盖面上，

以遮人耳目。 当时虽然官方只知

道合众图书馆收藏的是古籍，政

治目标并不大， 但也时不时有特

务奸细擅自闯入，滥施淫威。为妥

善保存革命文献， 顾廷龙他们将

这些书刊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

板接合之处，以免被人发现。直到

新中国成立后，化私为公，全部取

出，献给国家。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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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新闻摄影：

希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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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是世界四大

图片社之一、创建于 1969 年

的希帕 （SIPA） 图片社的故

事。 40 年来，几乎所有全球

大事件发生时， 都能看到希

帕图片社记者的身影。 希帕

图 片 社 在 世 界 各 地 拥 有

12000 名签约摄影师， 其中

有一大批曾经获得过全球新

闻摄影的各种奖项。 希帕图

片社非常重视培养和支持新

秀， 被认为是著名摄影记者

的摇篮， 在世界摄影与图片

史上有着辉煌的历史。 本书

作者米歇尔·赛邦汇集了近

110 幅著名新闻摄影作品 ，

并请它们的拍摄者们讲述作

品背后的故事， 以此向希帕

图片社创始人戈尔申·希帕

尤鲁格致以深深的敬意。

不吝付出 方能杰出

■邓伟志

———记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

▲顾廷龙所编《章氏四当

斋藏书目》深受叶景葵赏

识，获邀主持合众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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